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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
新时代经济全球化

戴 翔，张二震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学院，南京 211815)

摘要: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有其经济、政治、社
会等方面的客观基础，而国际分工演进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是其深层次的原因之
一。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动以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的构建，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
于国际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引
领作用。中国将秉持这一新理念，努力走主动型、包容型、共享型、联动型和更加公平合理的
开放发展之路，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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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内
顾倾向明显的“逆全球化”思潮蔓延，有其经
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客观基础。而国际分工
演进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是其深层
次的原因之一。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发展
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
极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
的构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倡导建立“人类
命运共同体”，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人类命运
共同体”新理念，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理

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经
济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构建更有活力、更加包
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具有重要的引领
作用。

一、逆全球化成因: 国际分工和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自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反对经济全球化
的声音就一直存在。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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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在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引起的世界经济格
局的深刻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和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了新现象:一
是伴随国际生产分割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分
工的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二是全球各主要国
家的经济实力发生了相对变化。国际生产分割
导致生产国际化迅速发展，产品生产的各阶段
和环节都“国际化”了。以往以“产品”为界限
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向以“要素”为界限的新
型国际分工模式演变，各国以“优势要素”而不
是以产品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这种新的可称之
为“要素分工”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
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是更加有利于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 二是宏观层面的国家
红利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红利逐步分离; 三是在
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加剧了资本和劳动
要素收入分配的差距。

第一，由于要素分工的实质是国际分工的
细化和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是比较优势从
产品层面向要素层面的拓展和深化，从而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参与国际分工的机遇。比
如，产品价值链的分割为原先在“整件”产品生
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价值链某特定
环节和阶段获得了比较优势，进而具有了参与
国际分工的能力;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尤其
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与发展中
国家的劳动相结合，进一步从改变发展中国家
要素禀赋结构层面上创造着比较优势。总之，
要素分工条件下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参与全球化
发展的重要机遇，从而大大提升了参与国际分
工的能力，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和分配
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对此，现有文献已经进行
了较为详尽的探讨。［1］更为重要的是，要素分
工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和产品增值环节
国际梯度转移，加速了发展中国家产业起步和
发展速度，缩短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
距。由于这一系列变化，尽管发达国家在经济
全球化中凭借多种优势而占据着制高点，从而
成为全球化红利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但中国依
靠制度优势和正确的战略，积极融入国际分工
体系，在开放中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短时

间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和一些新兴发
展中经济体共同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世界经
济格局。

第二，由于要素分工通过跨国公司的资本
流动，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整合，企
业的边界不断突破国家边界，从而越来越具有
全球化特征，其“国籍”特征随之日益模糊。在
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企业有着相对明确的
“国籍”，企业与国家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收益具
有相对一致性，而在要素分工条件下，企业边界
概念扩大，国家边界保持不变，经济全球化红利
获取的不一致性因而日益凸显。虽然跨国公司
通常代表着母公司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但出于
资本贪婪和不断扩张的本性，其所获利益并不
一定完全及时地汇回母国，可能更多地在全球
各地进行再投资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因此，
统计层面上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所得，并
不完全反映为宏观层面上的国家利益。这种经
济全球化红利上的“分离”现象，某种程度上加
深了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不满。

第三，虽然经济全球化能够创造红利，但是
并非每个利益集团都能成为受益者。在要素分
工条件下，资本在全球配置获得极大利润的同
时，也将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的
扩大推向了极致。跨国公司的资本、知识精英
的技术加上新自由主义推行者“铁三角”式的
结合，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
低收入阶层，均构成了范围更大、程度更强、形
式更多的盘剥和压榨，而使其不但没能分享全
球化的红利，反而日益被边缘化。这对发达经
济体所受影响尤甚于发展中经济体。因为在要
素分工背景下的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
移，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这不可避免
地要对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带来巨大冲击; 而且
这种转移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形式
开展的，资本的流出意味着国内劳动力的相对
过剩，因此劳动边际收益会随之下降。由此可
见，在全球要素分工演进背景下，客观上存在着
使发达经济体内部红利分配失衡的重要作用
机制。

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
的不断提升，经济全球化红利分配规则需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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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完善。然而，现有的
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制机制安排以及国际合
作关系格局，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
的，是“霸权思维”下的产物，更多代表的是发
达国家经济利益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
考虑不够。发展中国家要求完善全球经济规则
和调整经济治理体系，无疑会对发达国家的惯
性思维带来冲击和挑战。美国等发达国家既难
以接受经济全球化化红利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
和国际合作关系的重塑，又无法找到扭转这种
不利局面的有效对策，不得不重新祭起过去曾
经采用过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这是当前逆全
球化思潮兴起的内在原因。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素分工条件下
国际利益分配关系变革的强烈呼唤

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完美地”论证了国际
分工和贸易的互利性，但是对利益分配问题却
语焉不详，主要停留在受益或受损导致的自愿
或非自愿行为选择的简单论述层面。自由贸易
理论认为，一国自愿参与国际分工，是因为能够
从中受益，否则就不会参与而退出国际分工。
实际上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即便是受损一方，
也未必会选择退出国际分工，“贫困化增长”现
象就是典型例证。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有些
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采取
“以邻为壑”的政策措施。即便还存在着一定
程度上的利益协调政策，也并非是基于对其他
参与方利益的考虑，而是担心可能招致严厉的
报复。实践中，如何依托以及不断强化自身在
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地位，尽可能在既定的
全球化红利蛋糕中切取更大的一块，已成为各
参与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主要目标。只要全球
化的利益分配不至于导致部分国家逐步退出国
际分工体系，那就可以竭尽所能地攫取经济全
球化红利，而根本无须顾及他国利益。这便是
以往建立在市场效率基础之上的经济全球化的
基本理论逻辑。

在经济全球化演化到要素分工阶段后，这
一基本理论逻辑再也站不住脚了。在传统的国
际分工条件下，由于不考虑生产要素的跨国流

动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发生在国内不同生
产部门之间，并不改变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状况，
各国之间也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换言之，
一国产出能力主要决定于本国的要素禀赋结
构。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开展专业化分工后，相
比分工前世界总产出增长的部分，即可视为经
济全球化的总利益，而且其总量一般是既定的。
在既定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总量中，夺取、占领和
控制更多市场以获取更多红利，并不会显性地
从根本上影响到之后的分工和贸易。但是在要
素分工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红利创造发生了两
个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是红利蛋糕不再是一个
既定的总量增量，而是一个变化的增量。于是，
全球化红利从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的“正和”
博弈，演化为要素分工条件下的“变和”博弈;
二是全球化红利的创造不仅依赖于产出能力，
同时还依赖于红利蛋糕的分配情况。正是由于
这种深刻变化，简单以市场效率为基础的发展
逻辑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就难以适应了。

一方面，从要素流动角度看，与传统国际分
工不同，资源优化配置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而
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显然，生产要素跨国流
动引发的资源优化配置，会改变一国的要素禀
赋结构状况。因此，一国生产能力的变化不仅
来源于产出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转换关系，
更决定于一国生产要素与他国生产要素之间的
合作关系。适宜的数量匹配和质量匹配会更加
有利于产出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红利，反
之，则会弱化红利创造效应。因此，在要素的跨
国流动中，一国自身要素数量的多寡以及要素
质量层次的高低，显然会与一国在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所能面临的发展机会大小有关，与能否
获取足够的利益以支撑其发展状况有关。另一
方面，从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全球化配置角度看，
由于要素分工的本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整合和利用资源以进行全球化生产和经营，因
此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化的某一个或几个特定
生产环节和阶段，都只不过是整个生产过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最终产品生产的完成需要分布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之
间，实现无缝对接。在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任何一个阶段和环节出现问题，不仅影响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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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生产，最终会波及整条生产链从而影
响着最终产出。某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数量短
缺，定会影响到下一阶段进而最终的产品产出
数量;同样地，某个生产环节和阶段的质量不
济，也会决定着最终产品的质量层次，甚至会产
生“木桶效应”。总之，无论是从要素跨国流动
看，还是从生产国际分割看，各国产出之间具有
了相互依赖、共生发展特征，共同决定和改变着
全球产出增长能力和红利创造能力，经济全球
化红利创造由此具有了“变和博弈”的特征。

正是因为要素分工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具有
了上述合作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利益分配状
况才会影响到产出能力，进而进一步影响着红
利创造能力和红利获取情况。诸如“贫困化增
长”等，虽然从其他参与方角度看，能够增加一
时之利益，但从动态发展角度看，终会因为前者
参与国际分工能力的弱化，导致全球产出能力
下降，乃至因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红利总量受
损反过来殃及各参与国对发展红利的获取。即
便从当期考察，由于各国之间具有了投入—产
出关系，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也不难理解一
国产出的变化显然有赖于他国产出的变化，不
难发现各国产出之间具有了相互依赖的共生性
特征。适宜的利益分配有助于一国产出能力的
增加，而产出能力的增加，显然会通过投入—产
出的需求关系拉动他国产出增加，并由此形成
往复循环的正反馈作用机制，最终有利于红利
蛋糕的做大以及各参与国利益增长。反之，不
适宜的利益分配关系将弱化部分国家的产出增
长能力，最终导致红利蛋糕越来越小，各参与国
利益增长就会受限。总之，全球要素分工、生产
经营活动的全球化、生产的无国界性和全球性，
将所有参与国“网络”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各
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
中有你我”的相互依赖关系。

以往建立在市场效率基础上的理论逻辑，
再也适应不了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因为市场
效率本质上并不要求考虑他人利益，而只注重
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基础构建的国际经
济规则，对全球化红利分配也是有偏的。世界
各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经济、文化、科技
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市场效率要求的经济

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充分关注各国发展差距。由
是，不公平竞争再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
则”，必然导致强国对弱国的盘剥与压榨。当
下特朗普的所谓“公平贸易观”，一味强调“向
美国看齐”，实质上是一种不公平。因为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技等实力悬殊，片
面强调以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规则和秩
序，必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被边缘化的风险。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入到要素分工阶段，单纯
考虑市场效率的发展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难
题。人为地干预或者阻碍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
协调发展的内生要求及其自发促进机制的形
成，不仅有碍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反而会
导致“开倒车”。

鉴于全球要素分工深刻改变着开放型经济
条件下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经济全球化
发展既要注重效率也不能失去道义。各国之间
只有以更加相对公平的方式共享其红利，才能
实现利益的不断增长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正是出于对这一变化特征的深刻洞见和准确把
握，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和阐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在 2013 年博鳌论坛
上强调:“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
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
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
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加强南南合
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
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要
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
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多作贡献”［2］。这里强调的“义利平衡，道义为
先”，其本质正是“合作共赢”，符合经济全球化
发展的实践需要，顺应各国间分配关系变革的
强烈呼唤，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的新思
维、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必然把
全人类的利益置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利共
赢、共生共赢的同一根链条，要求着力构建“全
球增长共赢链”。从全球经济增长角度看，这种
要素分工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关系，要求世界各国
在关注自身利益增长的同时，必须同时关切他人
利益增长，以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平衡发
展。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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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三、打造全球经济增长共赢链: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 ( 杭州) 峰会开幕式
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我们应该增进利益共赢
的联动，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
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3］在经济全球化
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期，他不仅以“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为其引领发展的正确理念，而且以
“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明确了践行这一理念
的实现路径。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是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
的不二选择。它不仅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经
济未来发展的唯一方向道路，也是中国开放型
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的必然选择。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中国必将走出一条
具有榜样作用的“全球增长共赢链”之路，必将
占据重要国际地位，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发挥
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国作用。打造基于
“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全球增长共赢
链”，至少应当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去努力:

( 一) 努力走主动型开放发展之路
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的必要前提是要坚持

主动开放。不但要竭力维护全球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的多边体制和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开
放领域和范围，进一步主动提高制造业和服务
业开放水平，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的进一步提升贡献所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
出现很多困扰世界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
不景气时期，这些问题愈发凸显，但这并不是经
济全球化造成的。有意或者无意地将本不是经
济全球化造成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全球
化，进而掀起逆全球化浪潮，既不符合事实，也
无助于问题解决。这是既缺乏分析问题的智
慧，又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的表现。当下经济
全球化已进入第三轮发展期，相应发展理念的
缺失以及路径选择的疑惑，或正源于此。然而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
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人为因素或能暂时放缓其
步伐，但终究不能抵挡。正如习近平所说: “世

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
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
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
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
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4］世界经济
发展史早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
后。即便是在危机冲击期间，也不宜重回封闭
隔绝、以邻为壑的老路，因为这不仅不是治愈危
机和衰退的良药，反而会压缩全球经济增长空
间，导致双输、共输局面。唯有顺应历史潮流，
努力走主动开放发展道路，才有实现增长共赢
的可能。中国已向世界表明，开放的大门永远
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5］，我们将继
续践行主动开放并为世界做出表率。

( 二) 努力走包容型开放发展之路
包容型开放发展是指参与全球合作与竞

争，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注他国的利益。
与传统的效率思维模式不同，“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先进理念内生地反对发展中的“攻城略
地、赶尽杀绝”。世界各国需要在经济全球化
视野下，秉持包容性发展理念，营造和谐共赢的
国际环境，以实际行动打造“全球增长共赢
链”。这也是各国为自己的开放发展铺垫一条
科学、和谐、可持续道路的必要选择。目前，全
球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还很大，南北差距问题
尤为突出。巨大差距的存在不仅导致了困扰世
界、久而未决的贫困和饥饿等问题，而且随着世
界基尼系数的不断提高，也给和平和发展带来
更大风险。尤其是在开放条件下，不平等竞争
对国际关系造成破坏，即便是正常竞争，全球产
业结构的调整也给不同国家的产业和群体带来
冲击。上述问题的存在，无疑是各国开放发展
的包容性不够所致，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缩小
发展差距，实现各国各地区协调、包容发展，不
仅仅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经济全球化持续发
展的必要条件。唯有更加包容才能真正实现增
长共赢，因此，选择“全球增长共赢链”的开放
发展道路，就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包容性不够的问题，努力让经济全球化
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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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努力走共享型开放发展之路
共享型开放发展，主要是指实现更加公平

的全球化红利分配机制，让开放发展的成果惠
及世界各国人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和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是
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尽管我们不能对其他国
家也这样要求，但主流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国际
分工能使参与国都获益，自由贸易本身应该双
赢。当然历史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这不仅表
现在经济全球化早期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上，
更表现在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事实上的不平
等。发达国家凭借在国际经济治理以及产业竞
争中的优势，获取了国际分工的主要收益，发展
中国家的追赶效应，却难以体现较多获益或者
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打造“全球增长共
赢链”，走共享型开放发展道路，这是经济全球
化演进到要素分工阶段后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
本要求，也是各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必须进行战
略调整的现实需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证
开放发展利益的现实需求。在国际经济发展环
环相扣以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新时代，各国
经济繁荣稳定，不仅是世界经济繁荣稳定的决
定因素，同时也是国家之间互相构成发展机遇
的决定因素。一国经济的繁荣稳定，既依赖于
外部经济的繁荣稳定，同时也为他国发展带来
了机遇。经济全球化的顺利推进，需要各国在
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互利共赢”
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贯主张，而“中国
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不断提升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在实现自身
发展的同时更多惠及其他国家和人民”［4］的声
明和主张，展示的正是中国将继续打造“全球
增长共赢链”，走共享型开放发展之路的抉择
和决心。

( 四) 努力走联动型开放发展道路
联动型开放发展是指发挥各国产业结构和

资源禀赋优势互补，形成联动发展格局。无论
是包容型增长还是共享式增长，都必须在联动
发展格局中实现。经济全球化演进到要素分工
阶段后，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
运共同体，彼此之间的利益高度融合，相互依
存，由此决定了各国一定会在世界经济中发生

共振，在共振中联动发展。在联动发展格局中，
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但是对自身利益的
关切，必须置于更加广阔的层面进行考虑，不能
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以邻为壑的老路
不仅走不通，反而会损害自身利益，协调合作才
是正确选择。通过有效的协调合作实现联动发
展，不仅要实现硬件层面的联通和互动，还要实
现软件层面的联通和互动、人文交流层面的联
通和互动。因为这些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前提，
也是更好发挥联动效应的关键。具体而言，联
动发展首先需要在政策规则层面实现联动。一
方面要通过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减少政
策效应的负外部性放大其正外部性;另一方面，
要通过沟通、交流、互鉴等，尽可能地实现政策、
标准和制度的无缝对接和一致性。其次需要夯
实基础设施的联动。基础设施的联动是其他联
动的基础，是国与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实现优势
互补的关键制约因素。最后，要增进民间友好
互信和文化交流的人文联动。人文联动是其他
层面联动的社会根基、是增进彼此间了解理解
的重要渠道。上述三个层面上的联动，与我国
倡议的“一带一路”中提出的“三位一体”立体
式互联互通观念和要求基本一致。唯有如此，
才能增进利益共赢，最终打造出“全球增长共
赢链”。

( 五) 努力走更加公平合理的开放发展
之路

更加公平合理是指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和完
善的全球经济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国与国之
间因发展差距从而竞争能力有别，竞争地位明
显不同，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经济规则约
束下，产生了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和发展机
会的不平等。伴随经济全球化实践的演变和发
展，全球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
因时而变。这不仅是因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
型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他
们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
话语权，同时还因为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产生
了对更加合理公平利益分配机制的内生需求。
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
发展的需要，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未来的全球
经济规则调整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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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以开放
为导向，积极鼓励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为全球
经济规则和治理体系的调整和完善献言献策，
通过“广纳良言和兼容并包”，防止治理机制封
闭化和规则碎片化。不能继续走一家独大、几
家独霸或者赢者通吃的老路，而是要加强各国
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尤其关切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性和发言权。要本着寻求利益共享和实现共
赢的根本目标，进行规则共商，机制共建和治理
共参，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我
国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
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
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6］［P135］，既表明了
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
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需求，也说明了我们秉持
的是共赢目标。唯有如此，才能为实现“全球
增长共赢链”目标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
念，是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对
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导，拓展了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

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关于
世界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坚定地走出一条
“全球增长共赢链”之路，需要中国这样的有志
者引领，也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演
进中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发挥影响
全球的大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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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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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the ris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spread of the anti-global-
ization trend have their objective basis in economy，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ic pat-
tern caused by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ve been one of the deeper causes． Facing the changing inter-
national situation and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with Comrade Xi Jin-
ping as the core of leadership，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win-win cooperation as the core，and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is gaining worldwide recognition． The new concept of a“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is a theoretical
conclusion of the practices in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domai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heory． It is also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dynamic，inclu-
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hina will uphold this new concept，and work hard to take path of open devel-
opment featuring initiative，inclusiveness，sharing，collaboration，and more fairness，so as to build a“win-win chain for
global growth”，and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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